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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藏/卷之八十

　　徐阶字子升华亭人幼堕眢井从其父黼亟宣平道括苍岭堕深壑中衣絓于树皆不死嘉靖

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编修始归娶大学士张孚敬缘上意请去孔子王号陛疏其不可孚敬召阶

盛气诘之阶徐理前说引高皇帝诏书尽革岳渎号独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据也

阶曰高皇帝定天下而后议礼制度宁少耶且圣人之文无老少不尔明公议四郊何据高皇帝少

作也孚敬即曰即君谓塑像古礼否阶曰像诚非古礼业肖而师之何忍毁也孚敬曰程子有云一

毫发不似吾亲不得名亲阶曰然则有一毫发而似吾亲而毁之乎且明公能必尊奉列圣之御容

尽似毫发哉不谢直揖出上谪阶推官延平府锲而识之曰阶小人也永不叙其后上忘之矣累迁

至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召入直无逸殿庐上见其小心恭谨殊亲近之庚戍虏薄都城下阶传言守

城策于上上然阶言虏附书求贡上召问阶及相嵩嵩曰抢虏亡患也阶曰虏势如此难言亡患须

议所以御之上曰是则何如阶曰今虏逼而我虚宜权许以疑之第恐难餍将来耳上曰苟利社稷

皮币珠玉亦何爱焉阶曰事有甚珠玉皮币者陛下所不能受则柰何上悚然曰卿虑之远阶曰臣

请言所谓疑者今虏书皆汉文真伪不可知请往谕之曰陛下谓汝等虽称臣求贡所求书皆汉文

无信使抑万无城下要胁理果归诚当敛退塞外遣使具表听处分不者有剿讨而巳如此往还少

日我四方援兵亦且至即不退可拒之矣上称善者再因请视朝以镇中外之心上首肯上既杀兵

部尚书丁汝夔等阶荐为民前副使聂豹前都御史何栋上纳之始上悦相嵩至是数密谘阶边事

阶对屡称旨渐为上所信向仇鸾得幸上密言相嵩父子不法状上内疑嵩鸾通虏误国而嵩莫之

敢言阶独密奏继与锦衣帅陆炳实其迹上大惊鸾死剖棺戮之益谓阶亲巳亡何倭起江南上以

阶江南人数问阶阶言今为兵者一而民者百能吏民者守令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守令自如或

左降何劝惩也守令勤则饷必足守令果则谍必信守令警则闲必严守令仁则兵必力上是之阶

微见自得上益谨事嵩先是者杨继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状上怒下继盛鞫问嵩大恨欲缘上

指推究阶属陆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无如宗社何因从容谓嵩曰上仅二王事实必不以两子谢

公即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则柰何显结宫邸怨也嵩愯然乃寝然以先后御史王宗茂赵锦论

劾嵩者阶拟旨皆坐薄罚心疑阶为继盛游说久之给事中吴时来刑部王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劾

嵩时来翀阶门生也而传策阶同府人以此大疑阶密奏辩若指阶主使者上下狱考掠远戍之嵩

曰人事岂必繇彼顾彼好为忧时愤俗语语尽而继以泣少年好名者日丛之矣此意使也阶自是

多称病谢客自远而益谨于撰玄应制以媚上上益亲之有所密问皆舍嵩而之阶嵩出直故多不

满假入会妻死假久上谕阶曰卿亦归第阶对曰臣归不如在直上悦顷之上所居永寿宫灾欲治

之嵩言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诎未可治也讽上还干清上大不怿嵩阶乃密言之工部尚书雷礼上

疏取办自请以子尚宝丞璠监工上悦嵩靖世蕃同之不许嵩恐而阶日与礼及兵部尚书杨慱不

离工作次其兴宫之材不远取楚蜀第抡三殿之余而急构之百日宫就上悦名万寿宫焉阶自光

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至是累进少师兼支吏部尚书俸凡三赐敕褒录一子中书舍人超拜璠太

常少卿会满十二年考赉金绮罗缗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其始事嵩甚谨与缔交联姻治第分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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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政后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来嵩家有见异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夫见遗者世蕃为酒致阶阶

至为忍呕受觞及后稍知上闻嵩贪及世蕃外恣状因密受御史邹应龙使劾嵩而嵩败上惩世蕃

不赐阶直庐曰母久直久直家儿外作奸阶言当问何奸也陆慱走马使酒狭邪为奸长安市中也

谓之外奸久直奸也甘言比周为奸朝堂以誷主上谓之内奸不久直益奸也上悦以直庐赐阶阶

悬三语曰威福归主上政务归诸司用舍刑赏归公论次辅袁炜数出直请召之不许阶言凡事同

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众弊生上曰善阶弟陟官九列久次当迁阶不令内徙又缓其迁期

以自远陟内不自得上疏借指阶内行上不行上欲增阁臣一人问谁可阶对知臣莫若君在陛下

上曰知臣之君有尧舜太祖而巳嵩我简任乃至此阶对陛下用嵩非不当才末路骄怠过听子上

恩耳昔尧于四凶太祖于善长惟庸皆始用终诛陛下无损于明上曰尧圣人首太祖艰难兴天下

犹然遭此后世之君宫生内长又乌能知之阶对自古人心难测盖有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者知人

所以难也故圣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惟在广听纳广听纳惟在有言必察有言必察则深情隐慝

无所逃奸阶累进兼建极殿大学士四十三年当考十五年满逡廵未敢请上知之赐金币羊钞珍

馔法酒特进上柱国录一子尚宝司丞赐敕褒谕宴礼部给三代诰命力辞上柱国及部宴再予金

币前是阶以例乞骸上谓阶卿自拟留旨不可何不令炜代我言阶言炜拟留臣知之即臣拟也上

手答卿念在邦民诚图宁固辅首居正宜赞不逮罔弃是思上赐阶玉带以白金一锭为制资择赐

蟒衣所谓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阶病痰口敕遣御医视中涓赐猪羊甜酱瓜茄酒米如例巳出尚

方珍剂二瓿命司礼贵臣赍手札喻以调摄药方葢嘉靖初上调药赐张孚敬至是始再云袁炜卒

阶数请增置辅臣上数难之因密疏乞休谓曩时阁臣居首者率不时请骸骨上欲留留之不欲留

则不留故不得久攘此位而恩威常上出纪纲法度母敢颛也上曰而亦狥曩时耶久之用严讷李

春芳副四十四年也是时上春秋高忌讳甚吏部左侍郎高拱主贡举考试上问阶拱论语试目曰

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试目云民之秉夷夷不同夷虏哉拱大惊阶为拱剖解

上乃罢上谕阶曰郊庙弗躬早朝久废要我为不能矣今病多体弱目下便赴尽宜卷身奉玄传继

不可延者且待必无休矣汝其加思或密问在直诸臣计此安美易为不恐后艰丑耳阶皇恐对大

畧谓传继臣不敢闻命计诸直臣语亦漏泄自古艰丑事必有强等凶恶之人及有大奸逆在其左

右今皆无之圣明亡疑上曰汝对何云传退之云然后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时又非昔日阶对

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谓昔人曾有此怒抑谓昔年曾有此怒也若昔人则今贤孝非昔比

谓昔年则恐是离闲之托圣明勿听也上曰汝对不知指夫昔成祖注意在孙子弗之同嗣位有说

焉百年五十矣可必蚉思贤孝难必吾所言或不甚妄阶复对成祖在位久仁宗在位促皆天命也

继承之闲史册自明上道德隆备天命所归今之贤孝中外共闻万万无可疑虑是时上久惩哀冲

庄敬两太子不利故穆宗皇帝仅用裕王居邸而奸人阴蠧遂意上踌躇裕景闲者上所谕阶艰丑

之事意恐巳久于位裕王年长后为天子不得久岁等者待也昔成祖久于位致仁宗久待卒短于

祚上意既难言词复奇奥阶不知指若谓上有疑于裕景二王闲欲以塞离闲奸逆之蠧然所对裕

王贤孝可以安上心于晚节矣而亡何景王亦薨阶既以恭谨得上意即贵重甚幸矣而不衰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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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应制之文沓至促应未尝隃刻上益爱阶阶之前天下无所不中兵水旱

厉沴之赤白之警无虚月分阃以上一语不中指立就逮大者诛夷小者窜谪而政事诸臣复有窃

上颜为威福数千里外不能探计有徙槖长安中论直市六尺躯而巳阶既日以宽广上意又不自

崇高竿尺往复有吐必露穷徼远戍往往若历缙绅士大夫亦快于得以自尽自阶在事上所诛夷

窜谪益少阶惩严氏秽浊之后特开讲学门户以导清流之向虽其剿窃浮附媒功名者比比士依

名节义理亦多上末年久疾忽忽不愈欲幸兴都阶据上体不耐道途以对而上意忽决阶力言往

者岁在巳亥圣驾有兴都之幸今二十七年所矣皇上自度精力孰与其时计毋论比二十七年者

即今圣体违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辇不安宫途不适殿且巳亥岁虏小警耳其时犹

遣辅臣行边六卿出督外三镇而内九门悉填重兵大臣廵视今边堠时警军实不充倘都辇空虚

狡逆之徒而窃发圣驾在外能不惊疑若夫舆远行有司敛民供亿全楚兵荒频仍有如比日抚按

所奏臣尚未之及也上读奏至狡逆之徒乙之报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视遂罢上病益甚阶问安报

曰病状甚苦卿可先虑辅理非轻上崩阶草遗诏诣奏裕邸报可施行传诏之日父老涕泣号恸比

于轮台之悔葢阶念上英断类高皇帝独晚节斋醮织作不巳先后言事诸臣久得罪欲自登极诏

书发之不能无疑于改父而于上克终之德未光饮泣具草以奏人追举故相杨廷和所草嘉靖登

极诏为世宗正始正终之美云穆宗即位乞休不许初大学士高拱尝侍穆宗裕邸吏科都给事中

胡应嘉者阶同乡倾危士也阶相世宗独亲阶拱与大学士郭朴严讷具位而巳拱以是与阶颇相

左世宗久不豫应嘉畏拱以官僚柄用上疾言拱不夙夜在公隘上赐直之庐移家属西安门外潜

夜归上近稍违和群臣吁天祈佑拱移书籍器用出有必君父心拱疏辩会上病渍不问拱以是疑

应嘉承望阶意恨之刺骨及是时吏部考察庶僚应嘉与给事中钦御史维新并坐谪应嘉上言吏

部尚书慱山西人也山西仕于朝者殊无一人降黜而考察半科道其谪钦与维新皆私忿故事庶

官被考察者不得论捄阶与朴拱用故事拟旨黜应嘉编氓台諌诸人疑拱修故怨胁阶以黜应嘉

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因论捄应嘉语侵拱他科道官亦交章上阶夺众论请改应嘉外谪许之拱

益疑阶主一敬而一敬复与给事中李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齐康者拱门生也亦论劾阶有旨

切责康妄言阶疏辩乞休不许科道官交章劾康听扒指授宜置法大理寺寺丞海瑞言阶事先帝

无能改于神僊土木之误诚亦有之执政以来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甘心鹰犬抟噬善

类罪又浮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被劾宜引退康挟私怀奸宜重治其日尚书杨慱侍郎迟凤翔樊

深等各奏康妄言上降康二级外调之始康疏上时科道臣集阙下唾骂康一敬尤不胜愤与康交

劾互指为邪党而拱前后疏辩词旨颇激言者益众极所丑诋连章特疏不下数十寺亟何以尚至

请尚方之劔以去大憝御史廵按在外者转相仿效即不言众共趣之大抵随声附和而拱竟去阶

求去不允乃出视事是时先朝得罪诸臣阶既以遗诏次第登用之没者厚其恤典天下士大夫皆

悦阶上疏论事者日益众上时不堪目谓为欺上下谕命阶详处阶请录圣谕下示改省而巳上亦

竟弗罪士大夫亦益悦南京振武营新军者当世宗时杀户部侍郎以要粮世宗置不问军坐益骄

时当颁九边赏故事无及南京者会得匿名榜有所胁求辞甚悖厉阶曰往巳失刑再邀得赏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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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法矣会南操江都御史唐继禄当朝辞阶属之曰营兵即有变有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忧

据也忧其据孝陵于法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变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击杀之阶

度兵巳严乃因兵部疏拟旨系旧军者各令还卫招募者随营食粮终身愿归农者听而振武营新

军散除穆宗元年也其秋上欲诣陵其明年上欲使太监用等分监团营兵又欲修内教场勒中贵

人习骑射阶皆谏止又明年以九年再满支伯爵俸一子锦衣卫千户赐敕褒谕宴礼部超璠为太

常寺卿阶疏辞求退不许许辞伯俸及部宴户科左给事中张齐者尝奉命赏军宣大归而大言欲

发兵十万袭边民之八虏曰板升者阶哂而斥之则又上他疏亦为阶所格因上言阶事先帝十八

年赞成神僊土木之误及大行草遗诏反历数先帝过失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一言不忤

嵩败背而攻之阶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比各边各急皇上屡勤宣谕阶畧不省求惟务养交固宠

擅威福而巳上以齐抵诬调之外任阶言臣孤天恩惭悚无地修撰玄文前后同事不止一人永寿

宫毁臣见先帝宸居无所圣衷焦劳又以成祖旧宫孝子慈孙似宜修复臣诚相度经营顾不辞不

谏何繇逭罪若夫辅臣草诏是曰代言禹汤罪巳兴也勃焉轮台之悔奉天之敕至今诵之先帝临

崩臣不量浅薄欲于草诏之间成大行之盛德赞嗣服之新政开读之时百姓万民感动号哭莫不

诵弥留之圣增遗弓之恸臣于先帝毁与忠与臣与严嵩同官序先齿长安得尽抗调停劝谕外未

知耳及其事败诸臣持公论公法奏议于下先帝独秉公道主张于上嵩父子处日月雷霆之际何

待臣攻古者大义灭亲重国家也必泥臣信交则循党不顾君父乃君子长者矣国朝分设六卿边

徼事一归兵部阁臣调拟进止而巳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综庶务又非能如今督抚官身捍边圉而

目视战也若臣不尚则宜夺臣职以谢言官不许再请许之宴劳锡与一从优备大学士李春芳等

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上业巳许阶左都御史王廷因发张齐奉命赏军宣大时有奸利恐事露得

罪故论阶自遮上命逮齐下狱谪戍之久之高拱复用齐与齐康皆复官于是夙昔附阶者尽反面

倾阶焉阶有田二十万亩家赀甚厚会海瑞以廵抚副都御史行部至时时用赀訾松人遂讼阶于

瑞日以十百辈影閧者且数万排门遶榻捶击唾詈有司媚拱过当子姓仆从多奏坐戍遣者拱曰

徐公昔党人逐我诚太甚虽然尝为我解试目于先帝因调旨驳其狱万历初阶年八十大学士张

居正言阶辅相世庙承严嵩之后矫枉以正澄浊为清一时朝政修明海内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

有所疑阶从容譬解此事独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优典上遣使存问赐白金蟒币敕谕阶奏谢

官其一孙中书舍人其明年卒追赠太师谥文贞孙元春登进士官光禄少卿

　　○高拱

　　高拱者新郑人字肃卿徐阶去拱诸门生为行金中贵人盛誉于上而拱得复相隆庆四年也

既拜命以少传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使兼掌吏部事免奏对承旨拱才辩朗博治

经论政皆有理会虽复鸷不能容物而当官敏达果任其奏疏多有可采者拱上疏曰国家苦边二

十余年矣兵者专门之学宜豫养待之请求智谋才力之士使专官兵部以为司属不复他迁他日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5 / 12



名山藏/卷之八十

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之边廵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之边总督缺即以边方廵抚补之又

兵部左右侍郎外更可添设右侍郎二员使其练习兵政若乏人廵边及缺总督即可推往阅历既

深尚书有缺便可用之至于治边之臣涉历沙漠出入锋镝祸福荣辱近在斯须有功则宜加以不

测之恩有缺则宜进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如久在边陲有成绩者又为通融休暇之

法特取回部回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养之有素用之不匮将

人人无不尽其才而边事举矣上善之拱上疏曰蓟辽宣大延绥宁夏甘肃此北边也闽广粤以西

若云贵此南边也二边之人宜择有才力知兵事者使为本兵司属或二人或二人彼生其土既有

身家之虑且山川险易将领贤否士马强弱夫奏报虚实功罪真伪皆可熟知本兵有所处分便可

一问而得其它员尚多乃以处才智有力之士固未尝偏用边人又可裨益边务上善之拱上疏曰

国家用人当为地择官不当为官择地臣惟蓟辽山陕边有司也御虏牧民实有兼责今官其处者

非迁谪则杂流而已处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谓其不堪内地而望其堪于边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

何以不蹙也请自今除补沿边有司必择而用之有治见成绩共通武事者得调繁有保惠困穷俾

民乐业者得比内地三年后升迁加等有捍患御敌特着奇绩即以军功论有才畧恢弘智谋特达

之士虽繇此为兵备廵抚以及总督无所不可不能者降级别用观望推委致误事者轻则罢黜重

以军法治罪开功名以歆之刖则莫肻不尽心严谪罚以绳之后则莫敢不尽力夫如是庶乎修职

者多边方有赖也然而等名沿边人或见其如此将有借以幸进者臣唯蓟辽则昌平顺义密云怀

柔蓟州玉田丰润遵化平谷迁安抚宁昌黎乐亭延庆永宁保安自在安乐等州县乃名边山西则

河曲临县忻州崞县代州五台繁峙定襄永宁宁乡岢岚岚县兴县静乐保德大同怀仁浑源应州

山阴朔州马邑蔚州广灵广昌灵丘等州县乃名边陕西则固原静宁隆德安定会宁兰州环县安

塞安定保安清涧绥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县乃名边其它无得漫名边又可杜幸进责

吏治焉从之拱上疏曰广东故富饶地近民穷盗炽皆坐无良有司夫有司何尽不良于广也用人

者谓广瘴疠乡耳有司甲科十之一二而杂行者十之八九繇铨除十之四五而繇迁谪者十之五

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前路之短甘心自弃且地僻一隅声闻不通朝着难达苟可欺其抚按即

无复谁何者岭南财货所出珍宝为多士不艳心鲜矣贪风既成其势转盛闲有一二自立抚按既

荐矣其所劾者不过聊取一二苟然塞责夫固不胜劾也彼见抚按不胜劾则益无所忌惮夫以甘

自弃之人处于僻处之地艳可渔之利而共囿于无忌惮之风此所以居者长恶不悛来者沦胥亦

溺民憔悴日甚而皆驱于盗贼也夫不肖者罚贤者赏帝王所用劝惩也臣廉得潮州知府侯必登

劝农弭盗治行广中第一请特君优处以风励庶官其广西云贵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议处有司请

亦准此盖天下虽大实则如人一身心血脉丁流通顶踵至然后可以却病而延年若使远方功罪

之实为上所明照而君上综核之意为远所周知则谁不畏罪修职万里之外哉从之拱上疏曰吏

部论人为职考察最重而数十年惩汰之数大较不相悬绝大抵但取足数袭为故事数之不足即

无其人强索以充数既足矣虽有不肖姑置勿论且其所称不肖者又多苛求于隐细而纵舍于奸

邪或有所不能识或有所不敢问以此行法曷令人心服也又考察半岁前抚按论劾俱不题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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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备考察之用夫为不善者方其未露或有幸心犹存顾忌若明知必去半岁之内无不为矣请

自今无限定数勿求苛小有被抚按论紏者疏下革任听处覆覆合去者如考察例覆合留者檄到

乃复其官从之拱上疏曰国初举人进士一体并用以故跻八座称名臣者比比后稍偏重于今极

矣举人年力稍强辄迁延希第必至衰迈始勉就官闲有壮年出者则又志温饱为贫者也臣请选

授举人如所本格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职不得为州县长以阻其日暮途穷之鄙心亦谓

其阅历谙练可以理繁而治剧其它选有司者授官之后惟考政绩不问出身吏部一体升取抚按

官一体保荐若果才德出众京堂部卿不次擢之破拘挛之见以开功名之路天下或可冀治也从

之拱上疏曰行太仆苑马盐运治盐皆关国要比来类名闲局卿若使以考不称职及有物议之人

安置其中夫既不称职矣有物议矣斥可也退可也奈何安置卿若使乎宜择廉谨有才望者政成

之后得与参政副使一体升擢若有卓异即如先朝故事不次超迁从之拱上疏曰国家用人不得

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责亲族所居难于行法身家所属易以为奸也若学仓驿递闸坝等官卑而

且贫一授远地或弃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归彼其所司者训诲出纳而巳供应启闭而已何有奸

若法近例教官边远人得授本省人甚称便乞视此例从之拱上疏曰中外官贤否必繇抚按举劾

而迩来抚按诸臣任意轻重自相矛盾或论其操守之败坏或论其性气之乖方乃拟曰致仕夫既

非老非疾则安得但致仕而巳或论其赃私狼藉有证据或论其搒掠多死有姓名乃拟曰降调夫

既诚贪既诚酷则安得但降调而巳乎或论其行止不端或论其昏庸特甚乃拟曰改教夫既不谨

罢软则安得但改教而巳乎为是者有二或欲左迁其人以为不甚言之恐不能动也遂从而重劾

之或欲姑息其人以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从而轻拟之抚按既以依违本部益无所据宜

令抚按有所紏劾直列其状应提问者不得止论罢官已降调者不得再论不及从之上登极徐阶

草世宗遗诏录先朝建言冤抑之臣浙江人故邢部主事唐枢吏科都给事中王俊民故以大礼大

狱得罪者枢得复职听用而老不可起俊民既没得荫子赠官抚臣以闻拱故与阶相左因疏曰我

朝规模宏远君臣义严父子恩笃以此号令天下迈隆古而陋近代先帝神圣御极骏烈鸿猷昭揭

宇宙皇上嗣位志隆继述所谓不改父之政宜本心也当时议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务行私臆乃

假托诏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礼大狱诸臣悉从起用不次超擢立致公卿死者皆有赠荫夫大礼先

帝亲定以立万世父子君臣之极也献皇尊号巳正明伦大典久颁天下矣今得罪者悉从褒显则

献皇在庙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何以为心皇上岁时祭献二圣之前何以对越岂非欺误之甚者乎

至若大狱及建言诸臣岂无一人当罪乃亦不论辜功贤愚槩从褒显无乃仇视先帝与武王反商

亦不过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巳未闻尽用商家人也臣伏覩弘治闲御史彭程稍言先朝妄

费孝皇盛怒谓暴扬先帝之失论程大不敬后得免死充军夫程当日所坐特一语耳上亲先帝子

议事者先帝遗臣明于上前所为如此自悖君臣之义伤主上父子恩甚非所以训天下臣每私心

痛恨至于流弟以为人臣归过先帝反所为行私臆既多时矣宜有明者当事者尚公然为之不觉

其悖傍观者亦漫然视之不以为非岂耳目久涂人心果死欤若始终无一人破其说此无父无君

之教也上是其言尽罢诸陈乞者方士王金陶世恩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忠故用金石药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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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疾不起坐论死拱与录狱复言臣春命录狱阅方士金等狱词不觉隐恸流弟曰先帝受诬至此

耶古之人君有殒非命不得正终者名至不美盖实有其事不能揜讳故以流传当时取讥后世也

我先帝果不得正终实有其实者欤先帝聪明睿智大小洞烛保爱圣体尢极详慎即用太医院一

剂亦有御札商搉辅臣安肻轻服方士药不问可否又安有服伤不言又复服之此陛下所明知也

先帝临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寿考令终本朝希有末年抱疾经岁从容上宾曾无暴遽此亦天下

所共闻也今乃曰金等妄进药物致损圣体从子杀父律谓先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

臣不知议者意诬先帝为不得正终谓先帝何且以陛下父子闲明于陛下前诬先帝以不得正终

谓陛下何明坐先帝为人所害以为狱词则何政体大廷之上每岁审录明道先帝为人所害以为

口实则何语言金等罪恶当诛自有本律即坐万死宁复足惜乃令天下后世信以为真则是先帝

抱不白之冤于上天留不美之名于人世宗庙神灵与陛下孝思忧无大此者上下法司会讯承天

门尽反金等狱词更坐他罪编发口外拱所言虽故反阶然人以为有理拱在事敏达果敢至其掌

吏部多快恩雠私亲旧门生与赵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所贬斥怕平日攻巳者贞吉为之去位拱

每选授科道官即戒母擅言大臣过失一时如给事中韩楫程文皆拱腹心有所论奏尽拱意所欲

为颂拱上前比于伊周会尚宝司卿刘奋庸建言五事颇有指摘阿拱意者遂谓奋庸怨望不迁寻

端排訾户科给事中曹大埜亦拱门生论拱不忠十事言其比严嵩尤甚请以先帝处嵩者斥之上

为拱调大埜外任阿拱意者不止更自大埜为奋庸邪党极力诋讥吏科给事中涂梦桂劾奏奋庸

动摇国是宜亟罢斥而程文言辅臣竭忠报国万世永赖不可一日无者奋庸大埜构奸倾陷罪不

容诛宜示远窜因摘大埜疏一一为拱解辩虽拱自辩不过焉拱上疏捄解奋庸大埜上更降奋庸

一级亦调之外任于是大埜得潮州判官奋庸得兴国州知州士论以梦桂文为耻而大埜者亦往

来张居正所授居正而为之者也穆宗崩拱与张居正高仪同受顾命时今上幼冲居正因阴结司

礼太监冯保以图拱拱顾慷慨直任宫府权曰老臣谬膺托孤寄不敢不竭股肱凡内降佥敕府部

章奏自今公听并观有传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曰老臣折衷之以复百官总已听宰之义拱内虑

冯保专恣与居正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保乃与保谋去拱六月既朢昧爽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

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

嘱曰东宫年少莱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市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

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附阿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

典刑处之拱即日出朝门得一牛车立而附载缇骑兵番踉跄追逐丧厥资斧大臣去国以为异闻

拱去居正为乞驰驿乃传归而高仪病悸呕血三日死其明年有浙东人王大臣者故投充总兵戚

继光三屯营为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臣巧捷便佞无须髯得入一中贵家中贵昵之正月庚子窃

中贵巾服闯掖廷直抵干清宫门外上方出朝大臣勃股战以犯跸执揣验之男子也袖有佩冯保

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戚总兵保使密报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军据

危疑地且禁毋妄指此中自有作用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陈太监洪先逮洪锢禁狱令大臣供

之矣自是令称高使改籍曰武进县即令家奴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剑剑首饰猫精异宝送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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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入以闻请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语大臣曰第言高阁老怨望

使汝来刺愿先首免罪即官汝锦衣赏千金不然重搒掠死矣因使儒畀大臣金美饮食之儒日与

大臣狎款即令诬拱家奴为同谋狱具保飞发五较械拱奴而居正前疏传中外中外籍籍谓且逮

拱居正乃密谋于吏部尚书杨博博曰事大迫之恐起大狱抑上神圣英锐待公平察高公虽粗暴

天日在上万无此事居正面赤不怿会大理少卿李幼滋者居正乡人亦舆疾苦居正曰公奈何为

此万代恶名归公矣居正强应曰吾为此事忧不如死何谓我为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

锺继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拟旨诘问左都御史葛守礼语杨博过张公必诤之博曰向

巳告矣守礼曰舆望属公谓公能不杀人媚人耳大狱将起公奈何以巳告为解即共过居正居正

曰东厂狱具矣同谋人至即疏处之耳守礼曰守礼敢附乱臣党耶愿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应

博曰愿相公持公议扶元气厂中宁有有良心傥株连者众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坚不承博与守

礼因历数先朝政府同心辅政及贵溪分宜华亭新郑递相倾轧相名坐损可为殷鉴居正愤曰二

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奋入内取厂中揭帖投博曰是何与我揭帖有居正窜改四字曰历历有据而

居正忘之守礼识居正手笑而纳诸袖居正觉曰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守礼曰机密重情不

即上闻先政府耶吾两人非谓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悟揖谢曰苟可効敢不任

第后局何以结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何难结须得一有力世家与国休戚者乃可委按居正悟始

言上前度处之上即命冯保与左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会审而希孝惧与其兄成国公希忠

目对泣曰谁画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诣居正请命居正曰第见宰大中亟希孝泣谒博曰欲借公全

朝廷宰相礼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顾亦何难公第使善诇较尉入狱询刀剑口语所从来杂高家奴

稠众中令别识且问见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辩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诇较尉密询大臣何自来则

来自保所语尽出保口较尉即告大臣入宫谋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实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

始绐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无恙官且赏岂知此当实言适高家奴逮至希孝杂诸较中令物大臣

不辩也及会审风霾大晦寻雨雹不止东厂理刑白一清者谓保初问官二千户曰天意若此可不

畏乎高阁老顾命大臣本无影响强我诬之我辈皆有身家妻子异日能免诛夷耶皆曰马公已为

具词而张阁老改四字一清曰东厂机密重情安得送阁改乎顷之天稍明出大臣会问故事先杂

治大臣呼曰故许我富贵何杂治也冯保即问曰谁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尔使我乃问也保气

夺强再问尔言高阁老何也曰汝教我我则岂识高阁老希孝复诘其蟒袴刀剑曰冯家奴辛儒所

予保益惧希孝曰尔欲污狱使耶遂罢保外饮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内以拱行刺事上闻有殷太监

者年七十余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阁老故忠臣而何为此随顾保曰高胡子是正直忠臣张蛮子

夺他首相必杀之我辈内官何须助彼保大沮而太监张宏亦力言其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拟罪竟

论大臣斩拱被居正齮龁杜门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迥新郑率枉道他去久之卒当拱为相时其

妻侄张孟男为尚宝丞往来甚踈岁时起居拱拱与其妻置酒使坐为曲宴孟男终日无他语拱语

孟男于其妻而侄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于公孟男以拱故四岁不迁官及拱踉跄去国拱向

所私门生亲旧率匿景褁足孟男执箪四脡脯追而送之郊拱下韦藩木楗执手幦以为席鞍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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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对酌而别临别拱握孟男子流涕曰吾向以为子少我也我亦少子今吾忝子也孟男曰公何言

也夫能不尽于公也者乃能尽于公者也孟男后仕至南户部尚书拱无子赐谥曰文襄

　　○赵贞吉

　　赵贞吉字孟静内江人以庶吉士积资至国子司业嘉靖中虏薄都城下嫚书求贡诏廷议贞

吉厉声阻和者语在世宗及沈炼记世宗壮之召入左顺门使疏使计贞吉请急遣才猷辩博之士

诣诸将营赏军以厉其气仍许开损军令令壮士人自为战悬重赏招之逗遛观望者诛无赦人即

授贞吉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给赏功银伍万令诣诸将营贞吉所至见诸军涕泣奋

谕以忠义独宣府营未往还报命曰营远臣未辞朝未敢远去上怒曰贞吉宣谕犒赏未见处分如

何即云复命且妄以未辞朝为解下锦衣鞫问廷杖之谪荔波典史初贞吉廷议罢盛气直入苑中

谒大学士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会通政赵文华趋入顾谓曰公休矣天下事当徐议之贞吉

愈怒骂曰汝权门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乃佯荐贞吉以行时诸军与虏杂屯城外相去各数百里

贞吉僦民车致金仇鸾所鸾不受虏且渐引去贞吉计恐后时又恐仇鸾怒而诱虏杀之故不敢远

去宣府军比复命遂得罪贞吉虽率易无当然一时忠愤激烈人皆壮焉累迁户部右侍郎寻以忤

严嵩罢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经筵官寻迁南京礼部尚书上悦之寻召入为礼

部尚书顷之令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视事隆庆三年也面恩之日上令尽心辅佐赞理国事贞吉

言近来朝廷政事纪纲边防废弛实多臣不敢委誓舍身为陛下任事退语高拱曰数十年人臣党

比成风共罔君上贿赂公行纲纪荡坏以致府库空虚边防废溃人才风俗弊陋己甚公振而新之

在此时矣居顷之虏数万骑大入大同总督陈其学握兵观望宣府总兵赵岢弃镇远屯廵抚李秋

副将麻锦等闭门锁堡旬日虏去其学秋辄为岢等上捷大同廵按御史燕儒宦兵科都给事中张

卤等皆驳劾请治罪兵部覆奏降职夺俸而已贞吉言国家最重边防欲加整顿在朝廷纪纲赏罚

乃纪纲之大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当持祖法国是公论清议以断之夫主将不固守自有正律祖

法也皇上初年处治蓟州山西失事律一时边臣竦然振厉国是恘儒臣卤等所劾奏公论也当事

之臣请赂不行持法不废清议也大同失事耳目昭然当事者不诎人以伸法乃诎法以伸人臣老

矣与参谋断欲争不能効忠无术乞解辅职不许顷之复上疏论兵营制以饬戎务其疏曰高帝定

万世之计令内外卫兵分隶五府所以杜前代强臣握兵之害其法制甚周谋虑甚深远永乐末年

因聚府兵北伐旋师之后结营团操乃以三千神机二营附之因号为三大营其实皆五府兵也夫

五府之兵因调发聚为营既归即当散归各府矣所以久聚团操者以当时常有戒严征伐之事故

尔不暇然犹以五军名营实未变五府旧制也沿至正统末年变为十团营矣正德中添置东西官

厅矣然旧营之中尚存老家军之籍则五营之号未冺而五府之意犹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设将

则权任不偏得将将之法我成祖分营以统兵则分数易明得将兵之法得将将之法则无前代强

臣握重兵之衅得将兵之法则合兵法御众如御寡之方祖制尽善所当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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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欲为贼将仇鸾之地遂请先帝特设戎政厅括内外兵籍铸总督戎政之印而授之夫于五府之

外别立一厅则尽变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万余众统于一人则尽变成祖分营之旧矣时无骨鲠

伐奸之臣故鸾得肆觊觎之计使当口迟于伏诛时事未可测也代鸾者镇远侯寰寰知退让自守

保勋名而己营日弱矣往岁戒严官军俱列营城内怯弱可知葢皆繇轻变祖宗之法是以将强如

鸾则有不轨之虞将弱如寰则有不振之弊国家与虏为邻兵将若此臣昼夜虑之窃为寒心私谓

分府设将之制未易卒复而分营统兵之法犹可遵行盖将才难得以一人统十万之众非韩白不

能以十万众分委数人称职易耳请将见诸官军九万分为左右中前后五营营择一将分统令其

教习训练而以文臣廵核之每岁春秋遣官较阅其将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艺之生熟纪律之严纵

以奏闻而朝廷赏罚焉收戎政印于内府有事则领敕挂印命将于阃外事毕则缴敕纳印归将于

营中将太阿之柄独持辇毂之兵常健战守调戍惟所用之书奏上嘉纳下兵部集议明年尚书霍

冀议上营制如旧择将分统遣文臣廵覆较阅收戎政印则如贞吉言是时上特以贞吉故重其事

改恊理京营曰阅视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争长贞吉所论卒不能行也顷之都察院乏人命

贞吉兼摄免奏事承旨贞吉既以议大同功罪与霍冀不恊冀论贞吉营制亦不尽行会给事中杨

镕劾冀镕者贞吉乡人冀疑贞吉嗾之因上言贞吉专权乱政谢恩数语非所宜言贞吉言向臣所

论大同事实发冀短臣知公家之务而己不意冀用私情憾臣夫兵权贵分练兵亦贵分古法也分

府设将分营练兵祖制也人情畏难众口多猜言不尽行臣亦何憾臣入阁之日经筵面恩礼也皇

上谕臣数语臣稽首仰荅夫皇上御极自择近辅初发玉音羣品生臣虽猥鄙可无一言仰酬明圣

向畏避忌默默而退有君无臣不辱清朝羞汗简乎岂不闻高宗相传说命曰盐梅命曰舟檝又不

闻唐姚崇拜相之日要说十事臣虽才谢元之官非宰相献纳数语即为冀所持则伊传周召房杜

韩范忧危甚多非诞则给也臣名在五辅之后身居独立之边入朝唯影随形古家无宾入幕岂有

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专权乱政哉乞容臣致仕归守丘墓上罢冀留贞吉如故陕西盗汪二等

遯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廵按御史王廷瞻劾奏廵抚都御史严清纵寇殃民当罢贞吉言贼故起郧

陕贻害川徼虽有虏劫未甚挫衂遽尔更置廵抚倘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约己爱民省事任怨蜀

中旱荒流困正赖其勤廉安辑招徕便欲去之是夺蜀民父母也臣窃见任事甚难论事甚易任事

之臣异同难一毁誉之口难调则常忧谗畏讥而论事之臣不设身以处地不原情以待成则恒深

文而求备顷者都御史海瑞被论去位严清若复继之臣恐建功立业之士从此懈矣臣蜀人也颇

悉蜀事乞无罢清乃许调用是年虏把汉那吉来降朝廷受之御史叶梦熊论其不可上怒梦熊妄

言降二级外调之次日下谕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乱朕即位以来者尽行考察贞吉上言近因御史

叶梦熊论边上千圣怒薄示之罚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来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岂无赤心报国

敢谏直言之士一槩波及尽行考察诚恐所司奉行太过未免玉石俱焚仰惟圣德如天如地偶有

所激降此严旨臣考汉唐宋事皆因钩致党人之罪遂致才俊销磨国社空虚祖宗设立科道官许

之风闻尚付执事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纵或不当受罚而己未闻考察至二百余人踵汉唐宋

钩党之弊者也臣待罪内昅屡被讥弹今乃为此营捄岂有要市实欲为国家养护元气爱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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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显皇上之神圣上报有谕是时掌吏部者大学士高拱贞吉亦以掌都察院同受事考察既考所

罢黜皆前后得罪拱者贞吉捄解不得至于日中辄语拱曰大有之世匪彭无咎孔子曰明辩晢也

夫哲人知几知柔知刚知微知彰逊处雍容上信下从身安而国家可保又何必极意之所之而后

为快哉吏科都给事韩楫者拱门生论贞吉指斥朝政日邀人心贞吉疏辩乞归疏末言当令拱还

内阁毋再掌吏部树私擅权上手诏许致仕万历中卒赠少保赐谥文肃贞吉精通内典好讲黄石

素书平生持论谓二氏学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经世尝道汴游嵩高抱犊伏牛诸山廵抚蔡汝楠逆

而问学贞吉为列图明三教所繇起曰儒者见之谓之儒僊者见之谓之僊佛者见之谓之佛拟述

二通内篇曰经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经世之用经世不碍出世之体未就而卒文章高

朗雄健其为人英伟慷慨至憨不衰弟曰蒙吉举乡试不仕数与贞吉讲中阴事南京国子监祭酒

姜宝荐授国子监学正

　　郎曰徐阶承严嵩之后曲以成君犹不免容悦之诮高拱勇于敢为虽不稽众观理顾其心在

国家几陷大戮鸷愎之过欤贞吉意气自好躁亦不免其言论风采可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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